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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乡情结”到“生态关注”
——人类安适性灵的文学表达

何易展 陈伦敦

随着全球气候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提倡“生态关注”。“生

态关注”不仅是当下的行为，更是历史伴随的人类共襄之举，要理解其意义与存在的久远，

须回溯到文化寻根的命题。文化寻根与之最有意义和联系的表征就是“故乡情结”，其外露

于形的是乡愁乡思的情感张力，而内敛于质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性灵安适。观中国文学之传

统，“故乡情结”乃终始贯之的永恒主题。上及《易》《诗》《骚》，下迄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及现代各体文辞，乡愁乡思情结都被极力张肆。

在文学“故乡情结”的背后，要回溯生命内在的动因，就势必将故乡情结、地域文化和

生态关注纳入视野，作理性的考察，或许就会发现文化与自然地理的内在关系。文化的寻根，

不仅是表象式的对“故乡情结”的追诉，而应是对复杂和多维层次的“天人”关系探究。“故

乡情结”与“生态关注”都只是这种哲学探求中的一个维度。人类对“天人之际”的哲学探

索，又无非是寻求性灵的最终的安适。

一

“故乡情结”是文化寻根中“人天”关系溯源的一个重要节点。

“故乡情结”与“生态关注”在天人哲学关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维度呢？按《周易》

中的天、地、人三才的关系来看，“故乡情结”与“生态关注”便是“人”对“天”、“地”

的关注。“天人”关系的哲学层面内涵了“天”与“天”的关系，即包含了一切宇宙之天和

自然地理。因此人类文化中所表征的“故乡情结”，即是对自身生活熟知熟悉的人文地理环

境或区域的留恋。单从文化或文学的理路来看，文化的缘起与地理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已经

决定了文学或文化中“故乡情结”的必然。

中国自然地理分野与中国文化形态具有密切关系，它潜在地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形态、分

布和特征。其特殊的地理也形成了中国辽阔土地上以农业与游牧相辅依存的特点。无论是中

国古代神话中的“三皇”以来的制州分野传说，还是长江黄河两河流域的文明遗迹实证，它

们都从文化学的角度印证了人类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对地理的紧密依存。

自然地理对文化和民风民俗的影响，极早就被学人所关注，从《尚书·禹贡》《周礼·职

方氏》《山海经》等，到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海国图志》等，都可

谓深谙地理与文化的重要关系。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也论发过自然地理与民风民性的关系，古

代大多数神话都与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如三皇始居的神话就反映了古代原始氏族部落占

山划地以求生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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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其一在强调王教礼制对教

化人伦、移风易俗的作用，但也强调了地域文化的差异。随着国家的高度统一，文化交流的

益愈频繁，虽地域色彩渐趋淡漠，然地域文化却始终不可泯灭，如汉代的西域文化、唐代的

岭南文化、南宋的闽浙文化。对地域的依恋或被隐性的附于乡土之思和乡土文学的题材之中，

而且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群体，宗教的宗派律系，学术的家数等，实际也是地域文化潜在

的映射。以今天的乡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来看，似乎都有一种或淡或浓的“故乡情结”，

也许并不一定是有意地抒写他们的乡愁乡思，而是在对人生、对自然，也即对“人天”关系

的理解中选择了最为熟知的境地与人物，来例证和谙合他们的情思。从这种意义上讲，“故

乡情结”又不完全同于狭隘的私家旧居之地的“故乡”，而是指所熟悉所依恋的“乡土”，

那块能够依附文化本根的土壤。因此古之诗人有以四海为家者，有以九州为乡者。李白《客

中行》谓：“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宋苏轼《定风波》词即谓：“此心安处

是吾乡”。

显然，如果以此立场来审视我们的乡土文学和那些以乡愁乡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们

自然从这种文化寻根中可以溯源至人类自始而终地对“人天”关系的不断探索与认知的径路。

如莫言的《红高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他们都是对乡土的

依恋、咀嚼和认知。潘俊英在其小说中认为“故乡情结是妈妈做的香喷喷的炒米粉，是童年

时被子里阳光的味道，是生命中那条虽色彩平淡却时不时滋润心田的河。”故乡就是最熟悉

的人天关系的认知，是任何一种最熟悉真切的人、事、物、地的表现，因此在诗人的笔下，

“故乡往往被理想化为诗境家园，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故乡。”（冯艳冰《以故乡的名义》）

二

“生态关注”是“故乡情结”的本质动因，“故乡情结”是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

“生态关注”的一种文学抒怀，将二者诗意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二者追求一致的“性灵安适”。

“故乡情结”本在于对“天人”关系中人类所身处之地的物事的留恋，“天人关系”哲

学的思境是这种情结的归处或本源所在。“故乡情结”是在寻求“诗境家园”和安适的“精

神故乡”，它与“生态关注”一样，是对自身所处的生境的关照。这种关照象故乡情结一样

可以由某一具象的地域延张到一地、一乡、一国、一星球，乃至于一种宇宙之极的思存状态。

我们在精神的故乡中似游似息，仿佛觉得在追寻自我的最终的性灵安适。这种安适也许就是

人类一直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态，一种使自然、政治、人文等多种生态和谐的愿景。

《庄子》谓：“物我同化”“万物齐一”。其“坐化”与“心斋”乃涉及性灵安适的最

理想愿景。如果将其与“生态关注”和“天人关系”的生命哲学联系起来，那么认识庄子“物

化”的理论可以得到更精微的诠解。“物我同化”，换而言之，可视为天人关系的和谐共融，

天、地、人只有达到齐一并同，从而无滞无碍，行乎地，顺乎天。以宇宙之大而观之，以秋

毫之末而视之，以物而观人，以外而观内，人与我与物皆无异，故庄子以为“天下莫大于秋



3

毫之末”（《齐物论》）。若此不但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庄子“化物”的动因，也可进一步

理解庄学对“生态关注”和对生命的本质认知。

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对文化生成环境或者说自然生态的比较研究，然其

往往托之于历史因原探究，或总力图从中得出或证明二者间的某种借鉴。有学者将蒙古族作

家郭雪波的《狼孩》与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作生态视野的比较研究，然其

结论还是滞碍于创作经验的借鉴，当然这类结论并非完全不正确。从比较的结果来看，二者

间所谓启发式影响恐怕只是给观众的表象，更深层的却应是在于二者对文化的寻根探索。两

部小说中的思维构式的相似性或许就根源于中西文化的共同人性的根源，而不是在于范式的

结构启发。《狼孩》与《野性的呼唤》对所处时代生态问题的深层思考，或许就有文化的寻

根驱策。

有时我们奇怪往往不相交际的文化圈层中的作家或者说不相往来的人物，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行为，甚或他们的故事有时怎么会如此巧妙地相似。如彝语长诗《斯惹与则普》的故

事与大多数民族流传的故事或者故事情节都极其相似。据杰觉伊泓的考证，其诗歌作者吉赫

丁古并不通汉语。这类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中并不鲜见，我想也许是其作者的经历、认知、阅

读来源可能与外界的某种类似的媒介源有着联系外，更内在的便是他们对世界的共性认知。

这种认知不仅仅是基于一切人性相同的基础，而且还在于文化寻根中对“天人”关系的本质

认知和同构的感性表达。

因此，除开简单地启发与借鉴层面的认知外，恐怕从文化根源上的哲学溯求，更有利于

我们获取自身的性灵安适。细翻中外典籍，“故乡情结”与“生态关注”可以说以各种形态

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反复呈现不仅证明文化与环境不可磨泯的深层关系，似乎还印证着人

类对性灵安适的永不放弃的追求。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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